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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家风
云说

“天命之谓性”，是儒家经典《中
庸》开篇提出的核心命题。
一个人要懂得天命、敬畏天命。

说到这里，您可能有些疑问：这是让我
们认命吗？当然不是。
父母是谁、生于何地，这是先天之

命，无法更改。但命运之中，运是可以
改变的。出身无法选择，却能依靠自
身努力改写境遇；持之以恒奋斗创业，

同样可以收获成
果，这便是改运。
认命中“认”

的意思，不是让
你向困境低头，

就此认输，心灰意冷。而是认清命的
根本，去重新“任命”。这是责任之命，
担当、负责自己的命，然后用德行、智
慧和勇敢去改变命，这才是把握命运。
《论语》的最后一篇、最后一章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是孔子的
“认命”与“任命”。

命，需要走进，才能了解。譬如幸
福。有时觉得不幸，不是幸福遥远，而

是不敢靠近。不幸往往源于自身的局
限，那些不敢尝试的道路，正是通往幸
福的路径，勇敢踏入，境遇方能转变。
譬如痛苦。走进疼痛，才能克服疼痛；
走进烦恼，才能祛除烦恼；走进麻烦，
才能解决麻烦，不可逃避。

改变运，不在于更改先天之命，而
在于改变自己。唯有修身自省，方能
时来运转。作为儿女，孝敬父母即是
天命；为人处世，当守正道，和而不同。

这份知天命、重担当的道理，正是
家风传承的要义。认清本分、敬畏本
心，接纳与生俱来的境遇，不怨天尤人，
依靠德行与努力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运。

论命运
张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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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事

“纯过日子人”是近期走红的网
络流行语，特指主动卸下浮华、回归
朴素日常的年轻群体。他们不再追
逐网红人设，拒绝无效攀比和消费
主义裹挟，也不再陷入无意义的心
理内耗。这类人只把重心放在买菜
做饭、规律休息、存钱、护好身体这
些事上。和“放弃式生活”不同，“纯
过日子人”不再刻意表演精致人设，
主动精简社交圈层，看淡外界评
价。比起刻意堆砌的光鲜仪式感，
他们更看重日常的安稳自在，专注
守护自己的生活。

●网络新词语

纯过日子人
王锦辉

早市入口处，一老
伯站在一辆小小的三
轮车旁。车厢里的菜
都是一把一把绑好的，
香菜、香葱、菠菜、油麦
菜、韭菜、小青菜。看着新鲜而娇小，
不是大棚里叶片很大的那种，让人心
生怜爱。
一问价，就打开了老伯的话匣子。
“老了，账算不清了，自家院里

的，一把一块，随便拿。”老伯满眼都
是笑，盈盈地往外溢。“闲不住，就在
自家院子里、路边撒点籽，就出来一
大片，吃不完，蹬上小三轮就进城了，
方便得很……”
眼前，似乎出现了个小院——
一畦一畦的菜，小模小样也长得

清清爽爽，那不就是我儿时太奶奶精
心打理的后院？太奶奶得随时盯着四

五岁的我，就怕我溜进
去糟践她的菜。我不
是踩倒就是拔出，还伴
随着“咯咯咯”的笑声，
于我而言，不过是跟太

奶奶逗着玩。
买，必须买，买回的是个儿时的小

院！边装菜边跟老伯聊了起来，老伯
性格好，也健谈。
“现在的日子真好，只要你不懒，

手动着脚动着，就有钱进自家包包，
不高高兴兴都对不起这天高日头
红。有些年轻娃娃，天天抱怨这抱怨
那，自己都懒得动，日子能好，那才是
怪事。日子过得不好，谁都不怪，就
怪自家……”

老伯说这话时眼里有光，满脸是
笑。离开时，我也是脚下生风的，唯恐
一不小心沦为只会抱怨的懒汉。

老人言
张亚凌

《庄子·外物》

中“儒以诗礼发冢”

的寓言，寥寥数笔

勾勒出一场斯文盗

墓的荒诞闹剧，道

尽世间一种隐蔽的

伪善。

故事画面鲜活

而讽刺：深夜之中，

两名饱读诗书、标

榜礼法的儒生，偷

偷掘开古墓盗取陪

葬财物。在外望风的大儒遥遥发

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意为天

色即将破晓，盗墓之事进展如何。

墓中小儒回道：“未解裙襦，口中有

珠。”逝者衣衫尚未解开，但已发现

其口中含有宝珠。

眼看即将得手，二人毫无愧意，

反倒引经据典为恶行正名。大儒援

引诗句：“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

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大意是青苗

默默生长于山野，而人若生前（同

样）吝啬自私、不肯行善布施，死后

便不该私藏宝珠。这番大义凛然的

说辞，看似公允正道，实则是为自己

的贪婪盗墓行为，强行披上正义的

外衣。随后二人细致操作，揪住逝

者鬓发、按住下颌，用金椎轻抵面

颊、缓缓撬开双唇，只为完好无损取

走宝珠。步步谨慎不是敬畏逝者、

恪守礼法，而是爱惜赃物、唯恐有损

私利。

两名儒生深谙圣贤道义，却不

以此律己，反而曲解经典、挪用礼

法，将卑劣的偷盗包装成“惩戒吝

啬、取不义之财”的正当行为。在

他们心里，道德不再是修身的标

尺，彻底沦为满足私欲、粉饰恶行

的幌子。这便是庄子要告诉世人

的真相。

这种伪善的斯文，远比直白的

贪婪更具迷惑性。赤裸的恶人人

可辨，可当私心披上诗书礼义的外

衣，就容易让人混淆是非。儒生并

非不懂善恶，而是选择性取用圣贤

之言，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搭建自洽

的逻辑，让作恶变得心安理得、理

所应当。

千年过往，二儒盗墓的寓言仍

未过时。生活中，不少人复刻了这

般处世姿态：满口仁义道德、通晓世

间公理，擅长用高标准评判他人、指

点世事。可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便

轻易变通底线、双重标准，嘴上崇尚

无私坦荡，行事却精于算计、唯利是

图。他们习惯用高尚的名分掩盖卑

微的私欲，用堂皇的借口合理化自

私之举，活成了当代的“盗墓儒生”。

庄子写下此篇，并非否定诗书

礼法的价值，而是警醒世人：经典是

修身律己的准则，而非粉饰私欲的

工具。学问的真谛，是向内约束自

我、克制欲望、坚守本心，而非向外

审判他人、为恶行辩护。真正的道

义，从来不在华丽说辞与满口经纶

之中，而在知行合一的言行之间。

虚名与谎言终将落

幕，人心的底色无法伪

装。摒弃伪善、表里如一，

不以道德为幌子、不为私

欲找借口，以本心守底线、

以正道行世事，才是读懂

圣贤智慧的真正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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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放到哪种写作流派中，法国
作家乔治·佩雷克的《物》都称得上独
树一帜。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出版
于1965年。身为“乌力波”（潜在文学工
场）核心成员的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没
有想过要为它贴上平平无奇的标签，
然后任由它与世间太多毫无辨识度的
平庸之作一起躺平。相反，《物》被赋
予了“先锋写作”的特质，就像多年以
后那部将他推上创作巅峰的《人生拼
图版》。如果说《人生拼图版》的故事
发生在一幢公寓楼里，那么留给《物》
的空间就是一套小小的寓所。于是，
就像书名所揭示的那样，层出不穷的
“物”很快就成了佩雷克书写的核心。

许多年后，读者应该不会记得他
究竟讲了什么样的故事、他的男女主
角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但绝对不会忘
记佩雷克笔下那套公寓——它是如此
小巧，它的每一寸空间，从地板到天花
板，从走廊到卧室，都密密实实地塞满
了大大小小的物件。公寓位于巴黎市
中心，面积只有35平方米，却极为雅
致。打开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
又长、又高、又窄的走廊。很快，在佩
雷克的指引下，我们缓步踏上灰色的
化纤地毡，目光快速地扫过两边墙上
用浅色木料打造而成的壁橱、闪闪发
亮的铜质饰品。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三

幅版画，接下来是皮质的帷幔，“悬在
黑色带条纹的、粗大的木环上，轻轻一
拉就可以移动”。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起居室。佩

雷克似乎很难抑制他讲述的热情，于
是逐一罗列室内的诸般陈设，而不带
有丝毫的厌倦。在他的描述中，这是
一个属于傍晚的房间。左侧墙边的凹
部里放着一张巨大的无背沙发，它的
“左右环绕着两个浅色的野樱桃木架
子，上面横七竖八地堆着书籍”。站在
这里，似乎只要轻轻移动视线，谁都不
难发现无背沙发的上方悬着一块古代
罗盘地图，而在房间的另一边，则摆着
另一张“蒙着浅褐色丝绒的沙发”。
公寓的主人是年轻的热罗姆和西

尔维。他们刚刚从狭小的阁楼里搬
出来，就住进了这套颇有些年头的老
房子里。表面上，这些随意搁置在房
间各处的厚重书籍、浅色羊毛地毯、英
式大床、古旧橡木写字台，完美地诠释
了他们对“幸福”的定义，“有时候，他
们会觉得整个生活都会在书架背后的
这几堵墙壁之间悠然而逝”。但讽刺
的是，这两个来自外省的年轻人未必
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与其说，
他们已经掌握了优裕生活的精髓，倒
不如说，他们一直都是在竭尽所能去
想象、模仿他们从未见识过的富人的

日子。
这为他们带来了乐趣。“他们的乐

趣是无穷无尽的，行走、逛街、选择和
欣赏，乐皆在其中。他们本来会热爱
生活。他们的日子本来会是一种生活
的艺术。”但事实上，他们熟悉的生活
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转化为“艺术”。
而被他们奉为至宝的“艺术”，从一开
始就更像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伪
命题。以眼前的公寓为例，夫妇俩曾
经不止一次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够拥有
宽敞的居室、良好的采光、安静的环
境。可到头来，他们终究还是失败
了。迫于经济的压力，年轻的他们勉
强接受了这套旧房子。这意味着什
么？意味着整套公寓只能有一个狭窄
的走廊，厨房的一半是盥洗室；走廊尽
头那个小小的房间，更是身兼数职，既
是起居室，又是阅读室、工作间，还是
会客室。

看到这里，终于明白原来他们所
谓的“精致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就
已经碎了一地。此时的《物》渐渐呈现
出它作为“社会小说”的重要特质：佩
雷克显然并不需要在意自己究竟写了
什么，更不会因为故事被消解、情节被
稀释，而感到沮丧不安。他之所以不
厌其烦地描述房间里的诸般细节，不
过是为了凸显彼时法国人焦虑不安的
精神状态——他们尽其所能地活在丰
盈的物质世界中，但优裕的生活却无
法轻易改变他们既定的命运轨迹。相
反，不断膨胀的欲望却让他们渐渐陷
入瘫痪。于是尘归尘，土归土，这些都
市里的年轻人索性深陷在物质的温柔
陷阱里，恍恍惚惚，心有不甘，进而无
可奈何地成了“物”的奴隶。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物的囚笼
谷立立


